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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罪惡的地下室







剛經歷了與噴火殭屍的殊死搏鬥，又九死一生地闖過那危險重重的三個機關，雷夫早已經疲憊不堪，雙腿幾乎不聽使喚了，巨大的體力消耗讓他不得不坐在潮濕泥濘的地上休息一會。



昏暗的密道中一片死寂，散發著令人窒息的霉銹和泥土的氣味，黑暗中得牆壁上隱約有一個出口。



看不到前方的任何景物，不遠處嘀嘀嗒嗒的水滴聲，更讓雷夫感到口乾舌燥，身上的多處擦傷開始隱隱痛起來。



「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雷夫一下子爬起來，起身慢慢地接近了那個唯一的出口。



原來那是一面磚牆上的大裂縫，從裂縫的殘垣斷壁來看好像比較新，洞口內漆黑一片。



他踩著下面的磚土費勁爬進去，發現唯一的通路是左面的一條狹窄的小洞。



雷夫沒有其他的選擇，半蹲著先前繼續前進了20米，前方出現了亮光，他爬了出去，發現他身處在一個破舊的地下室內，雷夫不由得提高了警惕。



左手壓著衝鋒鎗，小心翼翼地沿著走廊向外走出去。



兩三盞孤零零的燈泡吊在暗紅色的天花板上，發出微弱的光線，地板上一片狼籍，很厚的一層灰塵夾雜著暗色的污斑，甚至看不出地板的顏色。



望向走廊的盡頭，空間似乎大了許多，好像有一些人在那邊談話。



雷夫慢慢挨近走廊的拐角處，不讓自己發出聲響，堅實的後背緊緊地貼著冰冷的牆壁。



拐角的右側幾個德國鬼子很清晰的對話聲傳來，雷夫試探性地悄悄探出一點向那裡望去。



四個敵人就站在20米外的一張長桌前，背對著雷夫的方向。



似乎正在對著桌子上的什麼東西激烈討論著。



雷夫一下子發現站在桌子最前面的是一個納粹女兵，紮著金黃色的馬尾辮，一身亮澤的黑色夾克緊身裝，將她優柔的後背曲線完全勾勒出來。



她下面也是黑色的緊身皮長褲，渾圓豐滿的臀部緊緊的被包裹著，經過打磨的光滑皮料被她翹翹的屁股撐得緊繃繃的。



臀部發出特有的耀眼亮澤，隨著她身體無意間的微微晃動，臀部的黑色亮澤也不時瑩瑩地閃爍著。



緊身長褲也把修長雙腿曲線暴露無遺，臀部和大腿結合的地方，以及膝蓋後面的皮料都緊緊地褶皺壓在一起，豐滿結實的大腿內側也勒出好幾條長長的紋線。



在女兵的背後是三個的手持MP40衝鋒鎗的德國士兵，他們都穿著灰黑色黨衛軍軍服，戴著青黑色的鋼盔，正在相互用德語大聲交談著。



他們擋住了似乎唯一的去路。



雷夫把身子縮回來，深吸了一口氣，他緊張的要死，汗水不停地從結實的面頰側面流下來。



每次面臨生死搏鬥之前，雷夫都要努力使自己平靜下來。



要找到海爾格並且消滅她的險惡計劃，雷夫必須冒險，作為特種兵，他知道很有可能下一秒就會死在敵人的槍口下，不過每次與德國人的殊死搏鬥都讓他興奮不已。



他明白現在衝出去是最好的攻擊時間，最好能至少打死兩名敵人，這樣他的勝算會大一些。



雷夫咬緊牙突然躍出去，向著敵人的方向拚命地扣動了扳機 ，衝鋒鎗「嗒嗒嗒嗒」的發出爆豆般的清脆響聲，左手使勁壓住的槍身仍舊止不住向上跳動。



一排子彈打穿了最近的德國人的後背，鮮血迸出的敵人慘痛地嚎叫向前栽倒，剩下的三個敵人幾乎懵了。



回頭看到了倒下的同伴，兩個士兵恐怖地大叫著抬起了槍管。



雷夫的心都快跳出來了，他使勁將冒著火舌的槍管掃向他們，震耳的槍聲和眼前火力吞噬的視線覆蓋了雷夫整個神經。



他幾乎瘋了一般漫無目標地開火，因為他知道只有開火他才可能活下來。



子彈頃刻間撕裂了那兩個德國人的軀體，一個沒吭一聲地向後仰面倒去。



另一個捂著胸口的彈孔側身撲倒在地上，臨死前大聲地喊著德語。



雷夫的子彈夾已經光了。



那個納粹女兵已經從驚慌失措中清醒過來，無暇顧及著同伴的死傷，厲聲叫喊著向雷夫的方向開火。



雷夫早已經滾向一邊的石棺後面，女兵的子彈線一直掃過去，打在石棺的邊緣，迸發出大束金紅刺眼的火星。



雷夫來不及換彈夾了，他急中生智掏出腰間的手槍，然後猛然間將湯普森衝鋒鎗扔出到外面。



女兵緊張地下意識地轉過槍口，「嗒嗒」將子彈射向突然飛出的不明物。



等到她反應過來那並不是她的敵人的時候，驚恐的雙眼望向衝出障體的狡猾敵人。



她已經明白自己沒時間重新瞄準真正的目標了，在女兵絕望的叫聲中，雷夫早已瞄準好他美麗的獵物，扣動了扳機。



「噗！」



女兵修長的身體隨著槍聲猛然一振，緊身皮衣下包裹的酥胸上出現一個不大的彈孔。



女兵的右手還端著MP40衝鋒鎗，左手開始死死地摀住自己的胸脯，皺緊了眉頭，美麗的雙眼睜的大大的，似乎不敢相信敵人的子彈已經擊中了她！



慢慢地，女兵手中的衝鋒鎗滑落到地上，黑色的皮手套性感地捂著血流不止地傷口，呻吟著痛苦地彎下了腰。



雷夫這才發現這個納粹女兵的胸部如此豐滿，黑色夾克的領口部分敞開的很多，就在她彎下腰的同時，夾克緊身上衣拉鏈的上方露出半裸的迷人乳房，那條乳溝一覽無餘。



雷夫不想再向她射擊了，他希望得到一些關於海爾格的情報。



他知道這個女兵已經被自己槍擊成重傷，上前去一手攔腰抱住了虛弱的敵人，一手摟著她的肩膀，將她拖到了一邊的牆角裡一起坐下，他將她靠在自己的懷裡。



忍受著肌膚被子彈撕裂痛苦的女兵根本沒力氣作出任何抵抗了，她甚至疼得有些昏迷了，兩眼半睜半閉著，前額埋在雷夫結實的胸懷中，只是不時輕聲地呻吟著。



雷夫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觀察著這個女兵，她是個典型的日耳曼女孩，她的臉部曲線的確迷人。



皮膚很光滑白皙，看起來只有二十歲左右，半昏迷中的女兵的眼睛虛弱的半睜著，更加讓人喜歡她翹翹的睫毛。



豐盈的紅寶石色唇膏發出迷人的亮色，雷夫用右手從她的背後摟住，左手輕輕抬起她的下顎，用生硬的德語問她是不是海格爾的手下？



這裡是什麼地方？



不過看起來女兵的意識已經模糊不清了，雷夫不得不拔開她緊捂著胸脯的雙手。



她黑色的皮質手套手心和指縫中間全都是鮮血，在她右乳下部光滑的黑色緊身夾克上一片血紅，子彈的進入使傷口附近的夾克衣料灼熱燒焦，露出紅彤彤的彈孔。



女孩鮮紅的血正不停地從血肉模糊的傷口中汩汩地湧出來，子彈看起來已經留在女兵的身體裡，她的生命也許還有幾分鐘就要走到盡頭了。



雷夫甚至為這樣漂亮的女兵即將死去感到一點點惋惜，抱著女孩子軟綿綿身體的感覺的確令人愉快。



儘管他已經無法從她的嘴裡得到他需要的情報了。



雷夫覺得很可惜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女兵的穿著的確讓男人覺得非常眩目。



黑色柔滑的緊身夾克鼓鼓包裹著兩個迷人的肉球，發出誘人的皮質特殊光澤，幾乎毫無顧忌地完全勾勒出她的乳房輪廓，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聳起來的兩個圓圓的小小突起。



雷夫發現，雖然她的右乳已經被子彈致命地洞穿了，但這更增添了女孩的性感和柔美。



另外，雷夫還從她左邊乳房上面的徽章上認出她是屬於海格爾的精衛隊成員，她的左臂上帶著紅色的納粹袖標。



雷夫俯下頭，清楚地從女兵敞開的衣領中間看到豐滿雪白的乳房擠在一起，雷夫甚至可以聞到女兵乳溝中的體香，他不由得將左手罩在女兵的左胸上，隔著她的緊身夾克細細品味著下面東西的柔軟彈性。



在光滑冰冷的夾克不停上下磨挲揉捏，柔軟豐滿的肉球不停地顫顫跳動著，他清楚地感到一個小突起在衣服下面頂著自己的手心中央。



女兵迷離中感到自己的酥胸正在被玩弄，性感的紅唇微微張開，吐出含糊不清的「啊啊」聲，不知道是痛苦羞憤還是對雷夫的猥褻作出的生理反應。

雷夫感到手心下面的小突起在自己的粗暴揉搓下逐漸變得異常的堅挺發硬，他的手心也被女兵的乳頭蹭得發癢起來。



終於，雷夫忍不住拉下女兵胸前的拉鏈。



由於緊身夾克被女兵豐滿胸部撐得筆直，夾克的張力使金屬拉鏈在胸部上「吱啦」一聲艱難地滑過，女兵令人眩目的兩個雪白色肉球一下子從拉鏈劃開的緊身衣裡彈了出來。



誘人地跳動了兩下，雖然她是躺在雷夫的懷裡，兩個豐滿的肉球還是驕傲地挺起著。



女兵的乳暈很大，紅色乳頭已經漲得堅挺起來，雷夫猜想這個女兵肯定對自己這對豐滿的乳房很滿意，恐怕有不少年輕的德國士兵曾經吮吸過她的乳頭，親吻過她的乳房。



他不禁把女兵的上衣拉鏈完全解開，將她的衣服敞開，右乳下部彈孔部分的皮膚早被鮮血粘糊糊地粘在緊身衣裡層，血順著腰肢一直流到白皙平坦的小腹，染紅了黑色的皮帶。



大概很疼，隨著雷夫的擺弄，女兵淒慘地呻吟著，身體在雷夫懷裡掙扎了兩下，渾圓豐碩的臀部結實地蹭著雷夫的大腿根。



雷夫把她的腰帶迅速解下來，發現腰帶上的小皮包中是彈夾，還有一個針管和一小瓶沒有任何標籤的液體藥品，左腿外側的槍套中是一把精緻的P38手槍。



雷夫將那瓶藥藏好，繼續欣賞女兵修長的雙腿，黑色的褲子的質地看起來比她的上衣更加柔軟，大腿前側部分發出淡淡的皮質亮澤。



女兵腳上穿的是看起來很堅硬的黑色長筒軍靴，靴子前端並不很尖，不過鞋根比較粗長。



雷夫輕輕拉開女兵的長褲拉鏈，慢慢將褲子褪到她的膝蓋上方，眼前的景象讓雷夫興奮不已。



女兵穿的是白色的棉質內褲，內褲上方已經被滲進長褲中的鮮血染紅了一半，下面的陰阜部位鼓鼓的，雪白渾圓的雙腿緊緊地夾在一起。



雷夫伸出手，插進她豐滿的雙腿中間，她的大腿內側的皮膚光滑稚嫩，沒有一點多餘的脂肪。



雷夫的手在她的雙腿間輕輕撫摸著，慢慢地向上貼在女兵的內褲下面，他感到自己的手濕濕的，血流到了她的陰部？



他將手從女兵的胯下縮回來，手上的液體並不是紅色的血。



雷夫好奇地把手靠近鼻子下面嗅嗅，那是一股的尿酸味道，原來這個女兵中彈後由於傷痛小便失禁了，把內褲的下面浸濕了。



雷夫覺得自己下面的東西腫漲得異常難受，他只好將女兵的身體往自己身上移動一下，將自己發漲的東西隔著褲子頂在女兵赤裸的屁股中間，一隻手忍不住伸進女兵的內褲深處撫摸揉捏著，仔細感受著女兵最重要的部位。



雷夫很喜歡她飽滿肥厚的陰阜和濃密的陰毛，用食指清掃著濕潤的肉唇，細細辨認著她的陰蒂，尿道口，和陰道口的位置。



女兵的呼吸已經開始逐漸微弱起來，雷夫知道她已經不行了，他決定不再玩弄這個德國美女，讓她在最後一刻舒服一點死去。



他讓女兵輕輕地平躺在地上，從她的褲邊的槍套中拔出她自己的手槍，將冰冷堅硬的槍口按在她那藏在濃密陰毛下的肉唇上端，輕輕頂在她的陰蒂上，女兵柔軟的陰毛完全覆蓋了手槍的前端。



「噗！」



的一聲沉悶槍響，子彈精確地擊中了她的陰蒂，然後打碎恥骨聯合，射穿了她的膀胱，打進了她的子宮。



「啊！」



隨著一聲慘叫，女兵的臀部痙攣般地突然向上挺起來，豐滿的雙乳也猛烈顫動著。



最後的疼痛夾雜著女性的羞臊快感讓女兵幾乎喊不出來聲，只是下意識地使盡全身力氣將雙腿緊緊地夾住雷夫的胳膊，然後一下一下地抽搐。



鮮血和尿液從女兵陰部一下子飛濺出來，大腿內側，陰毛上，陰阜上面都濺滿了鮮紅的顏色。



她的屁股下的地板上也是一片狼藉，從肉縫上端湧出的血水順著會陰流下來，就像一桶紅色的漆料，在她赤裸的雪白屁股下形成一灘血水。



幾分鐘後，女兵緊繃的身體慢慢癱軟下來，雙腿無力地向著雷夫的方向張開，被子彈射穿的陰部完全暴露出來。



雷夫好半天才從射殺這個納粹女兵的興奮中冷靜下來，他這才發現手槍上和胳膊上都是女兵的血跡，他在死去的德國鬼子的軍裝上揩拭乾淨，然後將女兵的手槍收好。



他有覺得這樣漂亮的女兵屍體應該好好收拾一下，讓她這樣暴露著太可惜了。



於是他費力地將女兵褲子重新提上去，繫好皮帶，然後又整理好她的上衣，並留戀地在她的酥胸上撫摸揉捏了兩下。



最後體驗一下她仍舊溫暖柔軟的女性特徵，然後將上衣拉鏈重新拉好撫平。







二、鐵門守衛







雖然那個德國女兵是個危險敵人，剛才很有可能一槍擊碎自己的頭骨，不過現在她安靜地躺在地上，雷夫覺得死去的她身體曲線真的很美。



他知道海格爾的精英衛隊都是一些經過嚴格訓練的納粹女兵，負責保護海格爾進行秘密的生化試驗，為了粉碎敵人的危險計劃，雷夫必須盡快找到她，清除她的精英衛隊。



雷夫至今還不知道敵人的具體兵力，任務變得毫無頭緒。



雷夫來到不遠處的長桌前，眼前的景象差點讓雷夫嘔吐出來，那並不是什麼長桌，竟然是一個類似手術台的平台，上面是一個腐爛模糊的半截屍體發出濃重的藥水和屍臭味道。



雷夫再也看不下去了，很明顯她們剛才正在進行可怕的生化試驗，難道以前那些兇惡的殭屍就是她們的部分研究成果？



雷夫敢肯定事情不會這麼簡單，海格爾肯定在進行更罪惡的試驗，他必須盡快找到並且殺死她。



從女兵身上搜出來的這瓶藥水看來是十分重要的線索。



雷夫打量了一下四周，從一個牆角的箱子中找到一些急救藥品和彈藥，小心地推開前面一扇木門，裡面是一條彎曲的走廊，天花板的油燈發出微弱的的火光，影子映在在陰森冰冷的牆壁上，彷彿精靈一般跳動著。



雷夫向左轉過一個拐角後，只看到一扇木門，雷夫小心地扭開黑色圓圓的門把手，正撞見一個德國士兵漫不經心地回過身來，他大概以為是自己的戰友，等到他意識到應該舉槍的時候，雷夫的衝鋒鎗早將一排子彈射進他的上體，一顆射入眉心的子彈令他「砰」地仰面倒在地上。



雷夫看到這是一個很大的地下空間，他走上前去，並沒有從那個士兵身上搜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不過搜出的半包香煙多少讓雷夫著實高興了一會。



他點燃一根香煙，深深地將煙氣吸入了肺中，警惕著慢慢地向前走去。



地上有三個石棺，有一個的石蓋被打開放在一邊，雷夫向其中望去，看到一個殭屍，不過它似乎並沒有進攻的跡象，甚至沒有什麼生命力。



雷夫還是小心地繞開它，走到盡頭才發現左邊有一個岩石堆砌的寬闊門洞，門後是三十多個台階，向上通往遠處的一間倉庫，遠遠的看到幾個巨大的木箱摞在倉庫的左方，擋住了他的視線 。



雷夫端著衝鋒鎗走上石階，一步步挨近那個倉庫，神秘詭異的油燈火光從木箱的粗糙的邊緣投射過來，形成了金色的光暈，干擾著雷夫的視線。



他的直覺隱隱告訴他這樣的寂靜背後可能有敵人的埋伏，畢竟他們應該聽到了剛才房間中的槍聲。



於是雷夫故意加重了步伐，軍靴用力地踏在石階上，但實際上他卻在完全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審視著前方的動靜。



在不到出口十幾米的地方，雷夫已經能夠清楚的看到倉庫中的佈局，寬闊的大理石地板，左邊的木箱上方牆壁上是一面紅色的納粹軍旗。



忽然一個輕聲傳入雷夫的耳朵，敏感的聽覺好像告訴雷夫那是女人的聲音，儘管寬闊的大廳中都在迴響著他故意製造的腳步聲，不過他還是分辨出那應該是敵人的聲音，好像是：「準備……」



雷夫精神立刻緊張起來，再有幾步就要穿過出口進入倉庫了，他甚至不知道敵人的位置！



兩個納粹女兵正藏在倉庫中，身高1.72的紅髮女兵凱莉就躲在那些木箱的背後。



二十二歲的凱莉一直是海格爾最信賴的精衛隊隊員，她天生聰明伶俐，身材修長苗條，身手敏捷，一身的精衛隊緊身夾克裝讓她可以更加靈活，可以在與敵人的槍戰中佔據主動。



她槍法也比其他的女兵准，對海格爾一直忠心耿耿，不過她天生桀驁不遜，冷酷高傲，還是個十足的種族歧視者。



她和海因茨負責守衛這扇通向教堂大廳的鐵柵門，剛才聽到下面傳來的槍響，她們不清楚敵人的情況，於是埋伏在掩體後面。



今天凱莉精練簡潔地把引以自豪的漂亮的紅頭髮在腦後盤成一個圓圓的可愛髮髻，露出白白皙皙的脖頸和粉嫩的臉頰，她悄悄半蹲在木箱背後，將衝鋒鎗槍身貼在自己小腹上。



冰冷金屬的槍身緊緊向上托起她緊身衣包裹的乳房，頂得它們驕傲的堅挺著。



凱莉仔細聽著通道中的動靜，一個腳步聲慢慢臨近，凱莉的心跳不由得加快起來。



握著衝鋒鎗的手心滲出粘粘的汗水，後面的燈光一直照在她緊張的側臉上，讓她覺得更加燥熱。



胸前乳溝中也滲出了汗水，嫩嫩的胸脯貼在緊身衣上，她知道自己就要與敵人決一死戰，死亡的恐懼和忐忑不安讓她的櫻桃大小的乳頭不知不覺慢慢變硬起來，緊緊頂起外面的緊身衣，逐漸急促的呼吸使她的兩個迷人肉球輕微顫動著。



凱莉感到自己的乳頭也同時從裡面摩擦著緊緊的外衣，一種酥酥癢癢的感覺開始間斷地從胸前快樂的泛開，這讓凱莉羞得臉上一片紅暈：



自己的那裡怎麼會這樣敏感？



凱莉默默祈禱著，希望自己能一槍擊中來犯者的頭顱。



淡黃色的短髮女兵海因茨就躲在石階出口右側的牆角裡，這是個最容易伏擊敵人的地方。



海因茨比凱莉小兩歲，1.65的身高，碎碎的淡黃色短髮，圓圓的臉蛋，一臉稚氣。



她加入精衛隊的時間並不長，兩年前從漢堡一所當地的護士學校畢業。



二戰爆發初期，她並未參加前線部隊，只是一名軍醫的女助手，負責傷員救護工作，後來因為對藥物醫療的研究成就加入了海爾格的精衛隊。



她的作戰經驗很少，只是練習過射擊，很少直接看到槍殺的場面。



聽到陌生的腳步慢慢接近，她比凱莉還要緊張，想到自己的身體如果被敵人的子彈射穿，那不知道將會是一種多麼痛苦的景象。



她緊緊靠著牆壁，輕聲地提醒著凱莉，槍口對準出口處，食指扣著扳機，隨時準備開槍。



在這個緊急的關頭，她的下腹部開始不爭氣地隱隱酸漲，她開始暗恨自己這個時候居然想去小便，只好用力夾緊了雙腿。



但是，令人害羞的感覺反而越來越敏感了。



雷夫判斷出聲音來自右邊，敵人可能躲在牆角裡，這樣的位置對自己極為不利，只要一探出頭肯定會被打死。



為了干擾敵人的注意力，他突然用德語大聲喊道：「小心敵人————！！！！！」



同時以最快的速度衝出去，猛然轉向右邊，海因茨被突然的大喊驚呆了，正在分辨的時候，雷夫已經撞到她柔軟富有彈性的身體上。



雷夫也沒想到埋伏的女兵離自己這樣近，手中的湯普生衝鋒鎗一下子打在她的腰部彈夾上，一下子將海因茨撞到後面的牆上。



海因茨驚慌失措地大叫起來，奮力想要舉起手中的槍枝，雷夫知道這麼短的時間，他已經無法調整好開槍了。



看到海因茨要向自己射擊，頭皮一陣發麻，求生的慾望讓他迅速抬起右腿，皮靴結實地踢在海因茨纖細的右臂內側。



她疼得慘叫一聲，MP40衝鋒鎗一下子脫手而出。



「啊…」的一聲甩出到幾米外的大理石地板上。



雷夫閃到她的側面，用堅硬如鐵般的粗臂將海因茨摟緊在胸前，從後邊抱住女兵，右臂死死卡住女兵的喉嚨，想立刻扭斷她的脖子。



這個時候凱莉閃出了障體，她剛才聽到雷夫的大喊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很猶豫是不是應該衝出去看看情況。



當她聽到海因茨的大叫，她知道自己的同伴遭到了襲擊，她慌張地衝出去。



看到雷夫竟然抱住了海因茨，她立刻大叫著向他開槍。



由於雷夫在海因茨的後邊，凱莉猶豫是否會傷到同伴，她的準星稍稍偏離了目標，一顆子彈呼嘯著疾飛向雷夫，擦著他的耳旁，釘進後面的牆壁上，飛濺出一大束火花。



子彈射進牆壁的聲音差點將雷夫震聾，牆壁上飛散出的磚沫和塵土嗆進了雷夫的口腔。



他趕緊躲在海因茨身後，想要再次射擊的凱莉一下子愣住了，她不知道怎樣殺死海因茨後面的敵人。



雷夫不會放過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他抬起湯普生衝鋒鎗向著那個紅髮女兵狠狠地扣動了扳機。



雷夫清楚地感到撞針發出地沉悶聲響，一束飛彈以難以置信地速度從槍口噴出。



瞬間射進不遠處凱莉高聳的右胸頂端，惹得飽滿的肉球使勁跳動了一下，爆出一團血霧從她的乳房上飛濺出來。



緊接著「噗！」的一聲，被打爛的乳腺組織像豆腐花一樣狠狠地翻了出來！



凱莉的俏目一下子睜得大大的，她沒有大聲的慘叫，只是喉嚨中發出不情願的細細哀鳴聲，聽起來更像是一個年輕女人在向自己的情人撒嬌，她似乎不願意承認自己的中彈，強行舉起槍。



雷夫的第二顆子彈飛過來了，這一次準確的鑽進了她雙乳中間，「噗！」。



隨著清脆的射穿肉體的聲音，子彈精確地撕開黑色皮夾克，鑽進了她的酥胸。



「啊！——」



子彈的衝力將凱利推著轉了一個圈，只見她扔掉了槍，雙膝跪倒在地板上，眼睛死死地盯住雷夫。



一片血紅的顏色從她豐滿的雙峰上流淌下來，染紅了她身下的地面。



幾秒鐘後，凱莉側著身子臥倒在地上，開始不停地掙扎，只見她雙手捂著受傷的乳房，淒慘地呻吟。



那漂亮紅髮髻早已經散亂下來，兩條長腿拚命夾緊，長長的黑色厚跟皮靴使勁的蹬踢著堅硬的大理石地面，發出刺耳的尖劃聲，地上全都是女兵的血跡，看來乳房的傷口開始大出血了。



海因茨被死死地扼住，幾乎透不過氣來，她眼睜睜看著自己姐妹的胸部被這個男人射穿，心裡的恐懼達到了極點，她不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命運如何？

忍不住哭了出來，更令她害羞的是雷夫的那兒正頂在自己的屁股上方，隨著凱莉在地板上的掙扎，後面的東西越來越堅硬。



海因茨極力控制自己冷靜下來，尋找逃生的辦法，也許還有一線生機。



凱莉的掙扎慢慢停止了，修長的雙腿最後痙攣般地蹬踢了兩下，趴在地上死去了，背上黑紅色的彈孔露著猙獰的面目，血紅的液體在她的胸下慢慢擴大，迷人的臀部曲線很清楚的展現在雷夫眼前。



在這同時，雷夫發現海因茨幾乎不再抵抗了，其實她的抵抗真的毫無作用，他覺得這個短髮少女的力氣不大，比較容易對付。



他需要盡快瞭解海格爾的情報，他將女兵轉過來盯住她美麗的雙眸，雷夫仔細打量這個女兵，覺得她還算漂亮，拔出那只P38手槍，用槍口緊緊頂在她的乳房上，冷冷地問她：



「妳們是不是海格爾的部下？」



海因茨害怕地點點頭，目光不敢正視雷夫。



「精衛隊一共有多少人？」



「二十一個。」



「這裡是什麼地方？實驗室嗎？」



「是教堂的地下室……我們只是負責看守這個通向教堂正廳的後門。」



她顯然指的是右邊的鐵柵門。



「教堂？海格爾在裡面進行她的實驗？」



「是，是的。不過我並不知道她在教堂的什麼地方，」



海因茨對於她們計劃的暴露顯然很吃驚。



「實驗室是保密的，只有海格爾和那個博士知道。」



雷夫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謊，又問了她幾個關於教堂裡面通道和房間的情報。



看到海因茨好像在遮遮掩掩，眼神中充滿了緊張。



他知道這個女兵不會老實地告訴他答案，他輕輕地笑了笑，將槍口慢慢平移，撥動著她上衣的拉鏈慢慢向下拉，迷人的乳房馬上從半敞的夾克中露出了小半。



冰冷的槍管從海因茨溫暖的乳溝中滑過，她冷的不由得渾身一顫，雙眼充滿了恐懼。



「求——求你，不要殺我——」



她害怕得幾乎要哭出來了。



雷夫毫不理睬她的央求，繼續用槍劃開她的緊身衣拉鏈，雪白的腹部慢慢暴露出來，她雖然看起來並不太瘦，不過小腹卻是很平坦柔軟，雷夫將槍口故意頂在她的肚臍上輕輕捅了一下。



海因茨「啊——」地輕聲呻吟出來，雙眼緊閉，豐滿的紅唇微張，小腹在堅硬的槍管前不停地發抖。



拉鏈已經全部拉開了，海因茨的上衣夾克半敞著，這樣的姿勢的確十分淫蕩，雷夫可以若隱若現地看到她衣服裡面雪白的身體。



他還不想開槍，他正在考慮著用什麼方式結束這個納粹女兵的生命。



他將槍口移到下面頂在她的陰阜部位，厲聲命令：「脫掉褲子！」



海因茨聽到這樣的命令立刻羞得滿臉通紅，她預感到自己有可能被這個男人強姦，不過她的確沒有別的選擇，也許只有滿足他的要求才可能活下來，她在雷夫的逼迫下將靴子脫下，光腳踩在地上。然後側過身慢慢伸出右手，拉開黑色皮褲的拉鏈，彎下腰開始脫下長褲。



雷夫很興奮的發現海因茨的臀部很豐滿，甚至可以說很大，黑色緊身皮褲在她渾圓堅挺的臀部脫去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雷夫看著她把長褲脫去扔到了腳邊，然後又把白色的內褲脫掉。



她的陰毛不是很密，不過修理得很精細，淺淺地覆蓋在陰戶上。



雷夫忍不住從後面抱緊了了幾乎全裸的她，為了防止以外。



雷夫用左手將手槍抵在海因茨的左肋上，右手肆意地伸進女兵半敞的上衣中玩弄著她的雙乳。



雷夫覺得海因茨的乳房並不太大，但是摸起來很有彈性。



他不懷好意地用拇指和中指夾起她的右邊乳頭，用食指輕輕地在櫻桃般的乳頭上畫圓。



女兵的乳頭很快堅硬起來，一陣陣地舒服侵遍了海因茨的身體。



雷夫忍不住把右手順著她的小腹摸進她的雙腿中間，撫摸著沾滿愛液的陰唇，閉著眼享受著一陣陣的快感。



雷夫從後邊輕吻著她的耳朵，臉頰和脖子，溫柔的調情讓這個女兵不由得快樂呻吟起來。



雷夫感到她下面的淫水也逐漸多起來，沾滿了他的右手。



是該結果她了，他慢慢將左手的手槍向上移動，從側面將槍口貼在海因茨的左側乳房上，輕輕地在她耳邊說：「妳剛才是不是想殺死我啊？」



海因茨剛被雷夫的話驚醒，突然一聲悶響，子彈先是橫著穿透了海因茨的左邊乳房，又打穿了她的右邊乳房。



她大聲的尖叫起來，鮮血像噴霧般地從四個彈孔中飛濺出來，她痛苦地抱著被射穿的胸部，下身憋不住，熱熱的小便從尿道口噴射出來，流滿了雷夫的右手。



雷夫知道她的乳房已經被子彈打爛了，用手更加快速地摩擦著女兵濕淋淋的混合著愛液和尿水的肉縫。



最後一下子地將食指深深地插入她濕潤溫暖的陰道中。



納粹女兵呻吟著癱倒在地上，雙腿使勁的亂蹬，豐滿的屁股不時用力地向上挺起。



雷夫轉過身面對海因茨，拿起衝鋒鎗，壓低槍口。



「突突突」地將一排灼熱的子彈嵌入海因茨翹起的屁股中央那陰毛覆蓋下的水汪汪的肉縫裡。



「啊！啊！———」



隨著子彈致命的鑽射，海因茨的臀部猛烈地跳動著，血尿和淫水四處飛濺，她終於體會到了陰部中彈這種女孩子最最羞澀的感覺。



由於性部位被破壞得太厲害，海因茨是被雷夫當場擊斃的。



她在接受射入陰部的三顆子彈後，沒有再作大幅度的掙扎，只是四肢痙攣性地抽搐了一陣，便呈「大」字型攤開，仰面躺在地上，任憑血從她的陰部汩汩地流出來，很快在身下滲開形成一片水窪。



雷夫最後看了看剛死去的兩個納粹女兵，然後收拾好自己的裝備，使勁扳下沉重的開關，鐵柵門在嘶啞機械的聲音中慢慢升起，雷夫看到裡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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